难忘的一九四九年

——回忆解放初期的仁美中学

任传济

1949年4月底至5月初，江南各县相继解放。本人其时任教职于同里镇仁美中学，时隔40余年，不少事记忆犹新，有些事甚至终生难忘，现在拉杂地记在下面，试图以一个小单位中人们的思想动态来反映革命大时代的精神面貌。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同里仁美中学是由县立的“江中二院”改组而成，但它是私立的，由校董会筹措经费，领导管理的。校董会主任有杨天骥、责任校董范烟桥，其他校董有薛天游、严宝礼等，这几位先生，解放后都是较知名的民主人士。校长费家骍，毕业于国立云南大学，在昆明“12·1”学运中，站在反蒋、反美的立场。所以在当时白色恐怖统治下的蒋管区中，仁美中学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教师亦多中青年大学生，比较倾向进步。一九四九年秋，蒋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大局急转直下，我校教师彼此欣然相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大家除了阅读进步报刊有关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外，还觉得有系统学习理论知识之必要。恰巧这时匡阳同志赴苏北参加革命，临行把他所藏的几十本进步书籍送给我们，其中有苏联外文出版局印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海苏商时代书局发行）、翦伯赞的《唯物主义历史学教程》，还有薛暮桥、千家驹等写的浅近的政治经济学书籍、胡风的文艺理论等。一到晚上我们就如饥似渴地看起来。这年寒假，我们在顾昌巳家中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内容由顾讲述并解释），也进行讨论。但实事求是地来说，我们的学习，十分肤浅、幼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但它表达了我们对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成的新中国十分向往，这对解放后的自我改造与改造学校都有助益。

迎来了党的领导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9年4月29日下午解放军的85师253团由苏州南下挺进到达吴江县城松陵镇，当日即有解放军与肖永俊等7名南下干部前来同里镇接管旧政府，5月1日正式成立同里区人民政府，同时设立中共同里区委员会，张贴安民告示。我们仁美中学接到通知后当即组织全体师生列队前往祝贺，由童子军用的鼓乐队前导，赴区公所。那时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来贺庆的人不多，我们送上一面写有“人民救星”四字的锦旗（因时间仓促，实际上一张红纸而已）。我校的学生会主席陈寿楠同学还发言致贺词。最使我高兴的是我遇见了南下干部袁焕同志（后来担任文教局长）。他是我的老同学、老乡邻，他是比较了解我的。经他介绍认识了中共同里区委负责宣教的刘思常同志，区文教助理迟殿生同志。刘以后差不多天天都来，竟和我一见如故，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我们事无大小都找他请示、商量。刘为山东文登县人，有一定文化，待人诚恳、坦率，虚心好学，不耻下问。那时我们学校别说党支部没有建立，连党员也没有一个，但实事求是来说，我们是在中共同里区委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我们与党和政府如此亲密合作，当时的公立学校也赶不上我们。

和匪特的破坏活动作斗争
解放前夕，国民党第29军官总队的一个留守在同里的通讯小组十余人窜至屯村。刚解放时，他们纠集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准备顽抗，並四出劫掠，甚至扬言要洗劫同里镇。因此，我们组织学生护校，晚上拿着当初童子军用的军棍在校内各处巡逻，有时听到远处的枪声，也毫无惧色。

五月上旬某一天午饭之后，在校长办公室的墙柱上发现一张用削铅笔的小刀钉住的恐吓信，大意是：勒令二年级学生曹崇德，限三日之内解大头（银洋别称）一百块到屯村大庙，过期将处死。曹的父亲是位殷实富商，看到信后即把曹生保护在家，一方面报告区政府。但那时民兵尚未组织起来，解放军集中兵力于解放上海战役，一时很难向屯村进剿。我们学校中师生人心惶惶，但费校长力持镇定，要求学生出入学校，结队同行，进校则先集中在太平桥下。所幸不久剿匪部队进击屯村，扫荡巢穴，把这伙匪徒打散了。

那时还没有开展“镇反”运动，匪特们总是伺机捣乱、破坏。1950年3月上旬某天晚上，因为是星期六，寄宿生只有十多人，那时师生都住在念修楼，9时左右，大家即将就寝之际，忽听得距念修楼9米左右的北端校外操场旁的草棚内有人大声呼喊 “强盗来了！救命呀！”师生们闻惊，十多人立刻集中在楼上，拿起童子军棍，用力撞击地板，砰嘭作响，一面齐声大呼：“我们来啦！我们来啦！”声势居然不小，匪徒情急，开枪恫吓，並大声叫骂，说要冲进来了，但匪徒不知虚实，並不敢真冲进来，乘此相持之际，我们急派一位机灵的小同学由后墙翻身出去（恐前门有匪徒把守），急报区政府。不一会儿刘思常、孙培勋等同志带着手枪赶来，匪徒早已闻风远飏了。此案在1951年“镇反”运动时破获，系原匪忠救军邹某为首所犯，他们本打算买通我校厨工高某作内应，先放火，然后抢劫存放在念修楼上的一百多担白米，被高某严加拒绝。但他们还是冒险以图一逞。不料被学生演出一场虚张声势的“空城计”吓退了。

沸腾岁月中的反照
刚一解放，社会上百事待理，百废待举，千头万绪。支前、征粮、稳定市场、社会治安……以后还有一个时期的中心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对区政府压力极大。刘思常同志是分工负责宣教的党委委员，那时群众还没组织起来，他天天来学校。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成了学校压倒一切的任务，那时我校成立了文工团、宣传队，甚至是征粮小分队。我们排演过五幕七场的大型歌剧《血泪仇》、京剧《卖国宴》，协助工商界演出大型京剧《唇亡齿寒》，还排演过不少小型剧本以及自编的活报剧。教师要当演员、导演、编剧、乐队手、化妆师，又要搞舞台美术、舞台灯光，以至搭戏台、搬道具等，粗细杂活都得干。此外还要绘宣传画、写标语、画大幅形势地图，以至扎灯彩（提灯会用），做光荣花……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排戏，要连宵熬夜，但是我们意识到现在是革命沸腾的岁月，我们甘愿献出我们的全身心，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但这样当然要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1952年初国务院发出“纠正学校中混乱现象的通知”，才逐步恢复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教学秩序。但我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对这个充满热情、活力的沸腾的岁月十分怀念，而且我发觉后来恢复了教学正常秩序之后就凭这一股政治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可以把教学工作同样搞得十分出色，所以政治热情是一切工作的原动力。

解放初期政治思想教育回顾
1950年苏南行政公署在无锡召开苏南教育代表会议，会上刘季平同志强调政治思想教育是教育工作的灵魂，不仅要求上好政治课，而且要求把政治思想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去。

那时我们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确实全力以赴，例如抗美援朝运动中进行的反帝爱国教育，突出所谓“三视教育”（卑视美帝，仇视美帝，蔑视美帝）。上级只有简单的提纲，教材是没有的，我们千方百计收集资料，采用刘大年编写的《美帝侵华简史》作为主要教材，但远远不够，我们又从旧报章杂志中找材料（主要收集北平“沈崇事件”、“南京中和桥血案”、上海“臧大咬子惨案”等，及抗战胜利后驻华美军所犯的血腥罪行），还展出收集到的照片、漫画、形势地图等，总之对这个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从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方面加以剖析，这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有很大帮助，也可以说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今天的学生能有几个知道蒋介石政府曾和美国签订一系列的卖国条约，企图把中国变为美国附庸的事？恐怕寥寥无几。

结束语
总之，解放初期仁美中学师生多数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建国初期的党的教育事业中去，投入到党的各项中心运动中去。那时我们私校的校董会已经体解，经济十分困难，教师每人只拿大米八斗，但大家还是任劳任怨、精神饱满，並非想作自我吹嘘，而是要说明那是因为当时党的威信十分崇高，党员个人形象也光辉可敬，所以才能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作者系老教育工作者，原同里仁美中学校长，现退休。

